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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在一个所谓无主潮的新世纪文学格局中，“底层文学”以其主题整一性和创作盛大性成为
一个显著的文学潮流，很多底层写作者在这个潮流中涌现出来成为著名作家，并因此改变命运。在这支引

人注目的创作队伍中，湖南湘潭籍作家楚荷显然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作家。迄今为止，他已完成了３部
关于底层的长篇小说和数目不少的中短篇小说，其中长篇小说《苦楝树》和《工厂工会》先后在权威文学期

刊《当代》发表。在底层写作大面积的苦难倾诉中，楚荷不囿于自身的底层命运，站在广大底层人民的立场

向社会表达基本权利的诉求，在时代转型期苦苦寻求工人阶级失落的主体性，代表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体表

达底层的抗争与切肤之痛，其创作反映了转型期社会巨变给底层者造成的命运迁徙和精神震荡，具有难能

可贵的纯正的底层性、敏锐的时代感和广阔的社会性。同时，他在艺术上坚守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风

格，作品具有鲜明的人民文学传统气质和人民美学精神。按创作业绩，楚荷早已进入底层写作的一线作家

之列，但因为身处小地方和地位低微等不需明言的原因，他的创作还没引起国内文学界应有的重视。为了

发掘楚荷创作中纯正的底层文学品质和丰富的社会学内涵，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推出楚荷专辑，特

邀楚荷先生本人和４位学者撰文，从不同角度对其底层写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释；同时，这也是国内对
楚荷创作的首次专题研究，希望藉此唤起学界对这位不应该被忽视的优秀底层写作者以应有的关注

和重视。

我的纠结　我的小说 

楚　荷

（湘潭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４）

［摘　要］我的小说与我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我所在城市国有企业普通工人的命运际遇息息相关，长篇小说《苦楝树》的主
人公吴满的原型，就出自我所在的湘潭中环水务三水厂；长篇小说《工厂工会》的主线，则是我所在城市湘潭湘钢梅塞尔公司

一位工会主席的真实故事。我的创作聚焦于底层生活，表现的是普通工人在当代社会变革中承受的苦难和失落，以及社会

转型时期人情的善良和人性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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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荷：我的纠结　我的小说

一

我讨生活的地方，叫湘潭中环水务三水厂。老

早前，叫湘潭市自来水公司三水厂。我之所以说

“老早”，是这词儿满是沧桑，又因那岁月离我已愈

来愈远，感怀逝者如斯。那年，自来水公司卖给了

中环水务，换成了现在的名儿。

三水厂地处湘潭板塘。

如今的板塘，高楼林立，茶楼、酒馆、ＫＴＶ、洗脚
楼，鳞次栉比，端的是歌舞升平，好一派繁荣景象。

老早前的板塘，远没有这么多商家，也远没这么多

光鲜的高楼。但，也的确曾经繁荣过。只是那时的

繁荣，是另一种繁荣。

那时，板塘是湘潭重要的工业区，有许多国营

企业。每家国营企业，都红红火火。其中，湘潭纺

织印染厂，湘潭玻璃厂，湖南轻工机械厂，是大型企

业，更是牛气得叫湘潭人啧啧称羡。在这几家企业

工作的员工，一个个也很是牛逼，走路也较在别的

企业工作的人们，有更多的精气神。三家中，又数

湘潭纺织印染厂规模最大，有万多员工，厂区和家

属区连成很大一片。片内，道路纵横，楼舍林立，俨

然一座小城。

妻在湘潭纺织印染厂工作。

妻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她们四姐妹

以及她们的母亲，都和她一样，在湘潭纺织印染厂

工作。我没见过岳父，他在我和我妻子恋爱前就死

了。妻的娘家在纺织厂的宿舍内，房子用现在的目

光看，有些逼仄，也很不规范，三间房一厨一卫，其

中一间房兼做了客厅。左右邻居，居住条件都差不

多。这种居住条件，在当时，已是算不错的了。

邻居全是纺织厂同事，或者家属。有纺织厂的

中层干部，有普通工人，有技术人员。他们之间，因

为“大锅饭”的原故，收入都差不多。抑或正因为都

差不多，便无论什么身份，均没有比上不足的遗憾，

也没有比下有余的骄傲。也就远没有阶级、甚至阶

层的差异。彼此之间，在既无俯视，也无仰视中，坦

诚地交往。于是，彼此间再熟悉不过。谁是什么脾

气，谁家乡下亲戚多，谁患有什么病，大家都能说出

个一二三。谁家吃好菜，大家都可以去夹一筷子；

谁家有瓜子、花生、水果之类，大都会拿出来，供大

家共享。没事时，邻居们坐在一起，东南西北瞎扯，

或者，在一起打意思不大的麻将。

我回忆着，与现在的邻里关系相比，那时候的

邻里，在几乎没有的竞争中，在微乎其微的差异中，

形同兄弟姐妹。彼此间不用设防，每个人都能将真

诚的一面展示出来。于是，在无所求的真诚和友善

中，大家都觉得满是温馨。我现在居住的小区，也

算现代了，但邻里之间，颇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意味，

便是相逢一笑，也笑得苍白和勉强，其原因，是我们

彼此缺乏信用的基础。

不用说，邻里间真诚和友善的前提，是因为他

们在同一个企业，并且企业欣欣向荣，员工与员工

的收入差异，相差无几。更重要的是，这个企业给

了员工们归属感：生老病死，企业全包，什么都不用

忧虑了，极自然，人的进一步需求，就是人际关系的

和谐。

后来，妻当然嫁给我了。水厂的居住条件，远

比湘潭纺织印染厂强。结婚证一办，就分了一套两

室一厅的房子。那种房子，虽然只有６０平米，在当
时，足以叫其他单位羡慕了。

我们住在了三水厂。

我们三水厂，凭着一个“水”字，比湘潭纺织印

染厂，比湘潭玻璃厂，比轻工机械厂，更要牛逼。所

谓“水衙门”“水老虎”，市民发明这两个词儿，在反

感特权中，有恨得牙痒痒的意思，却也在无奈中，包

含了许多仰慕。因此，老早前的那时候，我们水厂

的员工，从灵魂深处溢出的那种骄傲，还真能叫人

羡慕八辈子。

那时，我们厂只有七八十个人，却有自己的篮

球队、相棋队，有我们自己的图书室、澡堂、食堂、幼

儿园、桔园。院子里，绿树成荫，绿篱修剪得中规中

矩；数不清的鸟儿，在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角落，

你唱我和；各色花儿，你尚未谢我待放，四季都可以

闻到醉人花香。

我们的篮球队，在大小企业林立的板塘，居然

能达到中等偏上水平；我们的相棋队，与当时最厉

害的湘潭玻璃厂搞过一次对抗赛，一次擂台赛，对

抗赛打成了平手，擂台赛也打得他们只剩下了擂

主。而每年的春节晚会，自娱自乐中，像模像样。

至今，那些晚会的袅袅余音，还时不时在我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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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起，叫我生出许多留连和怅惘。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福利和收入，能让人垂涎三

尺。逢年过节，肉、鱼、鸡、米、油、水果、腊货，全有

发。我常和同事开玩笑，说：“公司考虑不周。考虑

得周到，也该发葱，发蒜，发盐，发味精。我们就不

用出门再去采买了。”那时候，我们年年涨工资。毫

不夸张地说，我们一个普通员工的工资，绝不会比

一个科级公务员的工资低，于是，我们的骄傲，也就

不会比一个科级公务员少。

二

那时候，我们这些国企员工，备感温馨，还真如

桃花源的居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于彼

时，国际大势，已使我们的国家，远远地落后于先进

国家。再不改革，计划经济的弊端，将使我们的人

民，在低水平的温饱线上徘徊，在人与人收入的确

差距不大的自得其乐中，更加麻痹，更加缺乏奋斗

的精神。我们的国家和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可能进

一步拉大，国家和民族很可能将在冷水煮青蛙中万

劫不复。

许许多多愿意思考的人，都看到了国家前程的

堪忧，都在心底呼唤着改革。这些愿意思考的人

中，就有一个我。因为中国除了改革，已无路可走。

高层顺应着时势，国家真的开始改革了。首先

只是喊喊，渐渐地，动了真格。动了真格的改革，一

方面，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企业，如雨后春笋，

成批成批冒出来，并且，迅速地发展壮大，很快地成

燎原之势。另一方面，国营企业则一批批地倒下

去。板塘那些曾经牛气了几十年的国营企业，或倒

闭，或卖给了私营业主，或如我们自来水公司，被投

资公司鲸吞了，变成了湘潭中环水务。真所谓“好

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茫茫大地真干净”，我甚至

无法在板塘再找到国营企业的影子了。

我丝毫也不关心企业是国营还是私营，是合

资，还是独资，因为只要他们在这块国土上，就是中

国的企业。我也不太关心企业的生生死死。企业

的生生死死，就如所有生命的生生死死，再平常不

过。但是，我的确或目睹或耳闻了许多国营企业在

转制，在破产过程中，员工太多的失落和苦难；也的

确目睹或耳闻了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原来企业的负

责人或者相关人员，太多的卑鄙无耻，他们或明或

暗或蚕食或鲸吞着国有资产。而这一切，竟然是打

着改革的旗号下进行，好似他们的行为，都是如此

地正当，因此，他们也就如此自然、轻松，甚至在这

自然和轻松中，做了时代的先锋。

我无意去探测在改革进程中，某些方式方法是

否合理，甚至是否合法，因为那不是我的地位需要

探测的，也不是我的智慧所能探测的。但是，那些

国企员工的失落和苦难却揪着我的心，那些硕鼠的

行为，时不时叫我咬牙切齿。

而企业一经改革，虽然厂房还是那些厂房，设

备还是那些设备，企业的精神却几近彻底地改变

了。譬如说曾经牛气冲天的我们自来水公司，企业

改换旗号后，我们水厂曾经的图书室、澡堂、幼儿园

已没了影子，桔园已野草丛生，桔树大都死去，篮球

队、相棋队、过年过节的那些福利、每逢春节必有的

晚会，早已成了遥远的记忆。毫不夸张地说，曾经

有过的以水厂为家的精神，荡然无存了。我们的经

理，更是在转制后的一次大会上公然说：“谁说国营

企业是家？你家里的东西，你想拿就拿，国营企业

的东西，你拿拿试试。”而这个经理，转制前已经是

经理了。刚转制，便忘记了他也曾经是国企的员

工。忘记了他之所以成为经理，是国营企业的机

制，造就的他。他已在号召着员工，摒弃将企业当

作家的精神了。

我知道，那些东西是国营企业的文化，既然不

是国营企业了，那个文化也当然得弃之如敝履。

的确，国家非改革不可。可是，当那些文化就

这样无踪无影；当那种可谓桃花源才有的人与人的

和睦，不再呈现；当改革中，某些胆大妄为的人，肆

无忌惮地巧取豪夺，我的心有着不可明状的悲哀，

时不时，还会喷发出难以抑制的愤怒。我当然得写

一部小说，纪念曾经的美好，当然得写出普通工人

在这场改革中的失落，为他们而呐喊，于是，我写了

长篇小说《苦楝树》。

《苦楝树》的主人公吴满的原型，就在我们水

厂。只是这个原型的脸上没有麻子，甚至长得有几

分俊气。他像吴满一样，兢兢业业地工作，他的电

工水平，在我们自来水公司首屈一指。他和吴满一

样，无论是谁，只要向他请教，都会毫无保留地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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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倦。可以说，我们水厂的设备，只要是电器方面

的问题，没有他解决不了的。因此，他也像吴满一

样，得到了无论领导、还是同事发自内心深处的尊

重。因为，任何领导都知道，要提拔一个中层干部，

随手一抓，可以一大把，但要再找一个像他一样的

技术尖子，在我们自来水公司，却没有办法找到了。

也像吴满一样，在第一波改革来临时，当经理加４
级工资，中层干部加３级工资，他和许许多多技术
好与不好的员工一道，加２级工资。这波改革，带
给我的信号，是权越大，工资越高，技术不技术，狗

屁不值了。这种唯权、唯上的改革，造成了人人都

想当官的局面，造成了无人有心学技术的后果。我

当时觉得，这种改革，变味了，走样了。改革的第二

波，即我们公司卖给中环水务那年，这个原型恰恰

５０岁，于是，在 ４０、５０的政策下，他内退了。极自
然，他也和吴满一样，凭着他的技术，很快地在一家

私企找到了工作，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那家私企的宝

贝。因此，他在那家私企的工资，甚至是在我们水

厂时的３倍。
小说中说，因为自然而然的原因，那家国企里，

技术最好的，被人称为“哥”，如吴满，被人称为“满

哥”；次一等的，在姓氏前加一个“老”字；再次一

等，则将他的姓氏和他的工种，连在一起称呼；再次

一等，则被人在姓氏前加个“小”字；最未等，则叫他

的诨名。我们水厂还是国企时，并没有小说中的

“哥”“老”“工”“小”。但是，我感觉到了这种氛围

的无处不在。技术工人中，谁的技术好，无论领导，

无论员工，都将给他更多的尊重。技术末流的，没

人能看得起他。为了写出这种氛围，我设计了这种

“哥”“老”“工”“小”，将那个氛围抽象了出来。

在我们厂围墙外，有一棵苦楝树。那天，那棵

苦楝树死了。我问我们厂一个绿化工，前段时间，

这棵树还好好的，为什么就死了。他告诉我，苦楝

树是一种速生乔木，寿命只有４０年左右。我算着
许多国企寿命，居然和苦楝树如此巧合。因此，我

将小说取名《苦楝树》。我赋予小说中苦楝树与这

家国企、与这家国企中员工几近相同的命运———他

们都有一个“苦”字。

《苦楝树》在《当代》２００５年２期头条发表后，
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好评，北京大学甚至将这部作

品，列为向全国读者推荐的七大长篇小说之一。

三

改革后，我妻子和她的三个姐妹，无一例外地

失业了。我的小姨妹，由于失业，染上了毒瘾，最

后，死在了毒品上。我的大姨妹，失业后，在一家茶

楼，找到了筛茶倒水的职业。这职业，使她每个月

有８００块收入，同时，政府仁德，给了她每月２８０元
的低保金。只是她不到１３０００元的年收入中，每年
必须向国家缴纳７０００余块养老金保险。大约最幸
福的当数姨姐，千难万难缴了几年养老保险金后，

于两年前，光荣退休，有了生活保障。我妻子则比

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家做着全职老婆，在我每年替

她缴足养老金中，等待着幸福的退休年龄———５０
岁。她们的母亲，抑或是不愿意看到企业被卖，在

纺织厂被卖前，患病死了。

我认识的许多曾经是湘潭纺织印染厂、湘潭玻

璃厂、湖南轻工机械厂，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曾经的

国企的员工，失业了后，或者开摩的送客，或者离乡

别祖，去他乡打工，或者摆夜宵，或者凭着色相，做

人家情人，或者索性卖淫，还有许许多多或者的或

者。当然，他们中也有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

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人脉，混出了人模人样，做了

时代的新贵。

而我们湘潭市自来水公司三水厂，成了湘潭中

环水务三水厂后，员工工资上涨的速度，不但低于

国家平均工资增长的速度，甚至低于物价增长的速

度，十来年过去，我们已经不及湘潭市的平均工资

了。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些国企余孽，曾经有过

的那份骄傲，已荡然无存。值得欣慰的是，据道听

途说，新任经理表态，在他的任内，让大家的工资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

我的心底，希望着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都活

得有尊严，都活得幸福，至少得活在希望之中；我希

望着这场改革，在带来国家和民族的辉煌前途的同

时，也让每一个生命的个体，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得

到国家的安慰。但，我又知道，任何改革，都势必会

对利益分配进行调整，也就势必有获利者和失利

者。于是，我在纠结中，思考着，如我，如我妻子和

她的姐妹，如我周围许许多多的工人，组成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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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怎样才能维护上天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至

于真像牛马，任人驱使和宰割。

恰恰这时，我听到了一则故事，在我们湘潭，有

一家叫湘钢梅塞尔的公司，先是国营的，后来和德

国人合资了。合资后，资方的的确确有些乱来。那

些工人了不得，没去找上面吵和闹，而是在市总工

会和湘钢工会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的工会。那工

会，还真像回事儿，还真切切实实地为工人的利益

和资方进行着斗争。他们成功了。因此，他们的工

资不低，他们的福利不坏。

我眼前一亮，确信只有成立属于工人们自己的

工会，才能维护工人们的权益。于是，我采访了湘

钢梅塞尔的工会主席，听他讲了大量的成立工会时

的故事。那些故事，告诉我，要成立一个这样的工

会，几乎是一步一个难。而更艰难的，则是以后的

维权。这位工会主席的故事，成为了《工厂工会》的

主线。

为了使小说写得更像个样子，我采访了几家原

是国企，后来卖给了私人老板的企业的许多员工。

他们告诉我，企业转制后，资方将原来的四班三运

转，改为了三班两运转。我采访的人中，没几个人

不是满肚子苦水，没几个人不忆甜思苦。我说，你

们为什么不去告状？他们说，告了，没用。这使我

更觉得于非国有企业的工人们，只有成立工会的

路，才是他们应走的路。

小说原名《太阳河上太阳桥》。那座桥，是我去

湘潭县花石镇，看到了一座破败的汉时桥。那桥，

已是野草萋萋。我望着那桥，忽然觉得，我的小说

中，也该有一座桥。我给小说中的这座桥取名为太

阳桥，将桥下的小河取名太阳河。小说中的太阳

桥，也是汉时所建。

我希望工会像一座桥，这头是工人，那头是资

方。希望这座桥化解着工人和资方的矛盾：不但维

护着工人的权益，也做着友谊的使者。我相信，工

会是工厂和谐的前提。而和谐，是工厂能发展壮大

的必要基础。如能这样，工会这座桥，就将成为一

道美丽的彩虹。

后来，这部长篇小说，被《当代》（长篇小说选

刊）头条发表在２００９年５期上。发表之前，编辑老
师打电话给我，说：“不如改名叫《工厂工会》。”我

觉得有理，就改了名儿。

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曾经国企的辉煌，

以及那些国企破产转制后，国企员工们的失落和苦

难，都渐渐地离这些注定的失利者中的大多数远

去。这几年，我也的确看到了，我那些曾经失落的

朋友中的大多数，如今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起

来，他们在政府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已经走过

了人生的低谷，已经将曾经在国企中的主人地位，

以及失落时的苦难，都当作包袱放下了，他们看到

了曙光，他们又重新挺直了腰板，因为他们相信，他

们的明天，将和我们的共和国一样，比今天更好。

他们走出来了，我的创作也得从中走出来。我

想，我将来的创作，该将目光投向更大的底层，因为

在更大的底层中，有着这种或者那种苦难和失落，

因为底层，需要国家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我的能

力和智慧，除了让自己的心和底层大众的心一起跳

动，再也做不到什么了。那么，我就做我能做到的，

让我的心和他们的心永远一起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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